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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埃塞民族关系复杂且持续变动ꎮ 在埃塞媒体管理制度趋严、
传统纸媒衰退、 媒体极化现象凸显等独特背景下ꎬ 以脸书、 推特等为代表的

社交媒体逐步兴起ꎮ 埃塞的民族政治关系也深受新技术运用的影响ꎬ 社交媒

体为民族 “虚拟共同体” 形成提供了平台ꎮ 与此同时ꎬ 社交媒体也成为埃塞

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传播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煽动族际冲突的工具ꎮ 这既与

埃塞的民族、 政治、 经济状况有关ꎬ 也与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以及埃塞社交

媒体年轻用户的特性有关ꎮ 社交媒体的 “双刃剑” 功效塑造了埃塞民族政治

中别样的社交媒体使用图景ꎬ 也给埃塞政府带来一种全新的治理挑战ꎮ 尽管

埃塞政府采取了法律、 自律、 自建平台等举措以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治理ꎬ 但

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ꎮ 为此ꎬ 埃塞需从重塑国家认同、 重建政府与媒体的良

性关系等更为宏大的视野来思考如何更好发挥社交媒体的正向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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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 “民族博物馆” 之称的埃塞俄比亚 (以下简称 “埃塞”) 是非洲具

有代表性的多民族国家ꎬ 其因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 频繁的民族冲突、 独特

的民族治理模式吸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初埃塞北部提格雷州爆

发冲突ꎬ 持续已一年有余ꎮ 埃塞主要民族包括阿姆哈拉、 奥罗莫、 提格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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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参与其中ꎬ 导致冲突不断扩大升级ꎬ 各方都表达出对这个国家 “崩溃” 与

“解体” 的担忧ꎮ① 当埃塞政府军队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以下简称 “提人

阵”) 开战之际ꎬ 第二条战线迅速在网上展开ꎬ 社交媒体成为新的战场ꎬ 即埃

塞政府及其支持者为一方ꎬ 提格雷活动家和支持者为另一方ꎬ 双方都试图控

制叙事ꎬ 以影响国内外舆论ꎮ② 社交媒体空间呈现的提格雷冲突是一个较为复

杂的案例ꎬ 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 历史创伤、 极端民族主义、 仇恨言论、 虚

假信息、 平台操纵、 鼓动宣传等糅合其中ꎬ 共同对此次冲突发挥作用ꎬ 社交

媒体作为工具的影响不容忽视ꎮ
在社交媒体兴起的背景下ꎬ 埃塞的民族政治关系也深受影响ꎮ 新技术成

为影响埃塞民族政治的工具变量之一ꎮ 埃塞作为非洲政治独立的象征ꎬ 其政

治走向与社交媒体治理在非洲具有标志性意义ꎮ 因此ꎬ 研究社交媒体在埃塞

民族政治的角色及其影响ꎬ 可为更好地理解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提供新视角ꎮ
社交媒体是指允许人们撰写、 分享、 评价、 讨论、 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

术ꎬ 是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 见解、 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ꎬ 它包括博

客及微博客、 图片分享博客与视频分享、 论坛、 社交网络和网络社区等具体

形态ꎮ③ 近年来ꎬ 各类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民族关系研究的媒体生态环

境也发生了变化ꎬ 有关社交媒体与民族认同、 民族文化、 民族政治等方面关

系研究备受学界关注ꎮ 在学者们的视野中ꎬ 社交媒体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通常

存在两种表述系统之中ꎮ 一方面ꎬ 作为网络技术乌托邦话语的延续ꎬ 学者积

极肯定社交媒体带来的传播赋权ꎬ 认为它对民族认同形成、 民族政治参与、
民族治理等提供了更多空间ꎮ④ 另一方面ꎬ 学者也并非都对社交媒体强化民族

认同、 改变现实的民族政治图景抱有期望ꎬ 不乏对社交媒体构建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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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力量” 的质疑与批判之声ꎮ①

从既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ꎬ 社交媒体在民族政治关系的形成中潜藏着

两种力量: 一种是正向的力量ꎬ 它为不同民族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ꎬ 发挥着

民族凝聚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黏合剂作用ꎬ 从而推动不同民族乃至社会的整合ꎻ
另一种则是负向的力量ꎬ 社交媒体上的去中心化、 匿名化的信息交换使得族

内成员比以往更加孤立ꎬ 网络言论更是走向极化ꎬ 从而导致现实民族关系愈

发分裂ꎮ 两种力量的并存与相互作用的张力ꎬ 使社交媒体在作用于民族政治

的发展前景方面充满变数ꎮ 而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影响就是这一现象

的真实写照ꎮ

一　 社交媒体在埃塞兴起的背景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旅居海外的埃塞侨民就开始使用社交媒体ꎬ 主要

是通过博客方式参与埃塞国内的政治讨论ꎬ 而当时这些博客创建者主要是埃

塞政府的 “持不同政见者”ꎮ② 新世纪之交ꎬ 海外埃塞侨民主要是北美侨民在

创建埃塞最早的一批网络社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ꎬ 他们创建了 “埃塞俄比

亚评论”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那日里特” (Ｎａｚｒｅｔ) 与 “埃塞媒体”
(Ｅｔｈｉｏｍｅｄｉａ) 等知名网站ꎬ 以用来广泛讨论政治议题ꎬ 其观点高度政治化ꎮ③

在埃塞国内ꎬ 以青年记者为代表的新一代开始拥抱新技术以推动政治革新ꎬ
但他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已不再那么激化ꎮ 为了提升影响力ꎬ 这些言论还

被印刷在纸质媒体上或者制成小册子ꎬ 得以在整个埃塞广泛传播ꎮ④ 到 ２００５
年底ꎬ 政治和准政治类的参与式网站平台已达到 ５７ 个ꎬ 政治类博客也蓬勃发

展ꎮ 如果说 ２００５ 年前博客是代表埃塞海外侨民的独特现象ꎬ 那么 ２００５ 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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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大选则标志着博客在本土的兴起ꎬ 乌拉尔 (Ｕｒａｅｌ)、 埃西􀅰扎戈尔 (Ｅｔｈｉｏ
Ｚａｇｏｌ)、 迪娜 (Ｄｉｎａ) 等一批博主在博客空间撰写有关埃塞政治的第一手报道

和深度分析ꎬ 显示了早期参与式新闻的重要影响ꎮ① 也是在 ２００５ 年前后ꎬ 手

机的短消息功能被广泛运用ꎬ 以响应网上论坛发出的各种行动倡议ꎬ 极大地

发挥了及时传播信息和动员群众的功能ꎮ 之后ꎬ 反对党和一些激进人士开始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对抗政府的工具ꎮ 而仅在这场大选之后一年ꎬ 埃塞政

府就开始阻止那些发表不同政治意见的博客和网络论坛ꎬ 由此拉开了埃塞政

府与几代数字化激进人士之间复杂而漫长的博弈序幕ꎬ 后者期待使用社交媒

体以推动政治革新ꎬ 由此埃塞社交媒体治理的困境也开始显现ꎮ②

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ꎬ 因其传播快、 成本低、 互动强等优势已超过

各类传统媒体成为埃塞民众喜欢的获取政治信息、 参与民族事务的主要媒介ꎮ
以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是最受欢迎的社

交媒体ꎬ 人们广泛使用这类社交媒体以获取有关埃塞政治和其他领域的信

息ꎮ③ 埃塞民众对脸书等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较高ꎬ 早在 ２０１４ 年的一项调查中ꎬ
大多数的埃塞人已经将脸书看作是媒体ꎬ 并且 ３２􀆰 ５％的受访者将其看作是比

较喜欢的媒体渠道ꎬ 甚至超过了电视 (２１􀆰 ５％ )、 广播 (１７％ ) 与报纸

(６􀆰 １％ )ꎮ④ 社交媒体在埃塞的兴起有着独特的背景ꎮ
(一) 趋严的媒体管理制度

１９９５ 年实施的埃塞宪法第 ２９ 条是管理媒体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纲领性

法条ꎬ 它规定公民拥有不受政府干扰的言论自由ꎬ 同时也赋予大众媒体与新

闻界不受审查提供信息给公民的自由权利ꎮ⑤ 除了宪法之外ꎬ １９９２ 年的 «传
媒法案» 和 １９９９ 年的 «广播法案» 也再次保障了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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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ꎬ 但这两个方案更加细致ꎬ 包含了诸多媒体管理的内容ꎮ １９９２ 年颁布的

«传媒法案» 主要针对纸质媒体ꎬ 强调新闻出版自由在埃塞受到认可与尊重ꎬ
禁止对新闻业进行新闻审查与类似性质的任何限制ꎮ 该法案的第六条和第七

条对报刊的注册要求与执照申请做了详细规定ꎬ 将所有报刊的活动都纳入注

册范畴之中ꎮ 该法案的第十条则对报道内容进行了规定ꎬ 要求媒体有责任确

保其传播内容不会引发任何刑事或民事责任ꎬ 不存在任何反对国家或威胁当

局安全的刑事犯罪内容ꎬ 不包含任何针对个体、 国家、 民族或机构的诽谤或

虚假内容ꎬ 不包含任何煽动民族对立、 民族矛盾或民族战争的言论ꎮ 媒体报

道的内容如违反上述条款ꎬ 对责任人则处以不少于一年但不超过三年的监禁

或 ５ ０００ ~ １０ ０００比尔 (约合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美元) 的罚款或两者并罚ꎮ① 该法

案出台后ꎬ 埃塞的非政府机构、 个人都可以创办纸质媒体ꎬ 因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埃塞涌现大量新的报刊ꎮ 据埃塞官方数据ꎬ 在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间ꎬ 共有 ３８５ 种出版物注册ꎬ 其中包括报纸 ２６５ 种、 杂志 １２０ 种ꎮ② 民营报

刊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发展ꎮ
１９９９ 年出台的 «广播法案» 主要针对广播电视ꎬ 该法案指出: “非政府

机构、 个人可以经授权、 发放执照等方式来创办商业电台和电视台”ꎬ 并规定

当时的埃塞广播局作为独立的政府机构负责广播台与电视台的注册审核与执

照颁发ꎮ 该法令的第 ２７ 条对广播电视台播放的内容进行了限制ꎬ 其内容同

«传媒法案» 对纸质媒体的要求有类似之处ꎬ 而第 ４２ 条也规定了对违法行为

的监禁或罚款措施ꎮ③

整体来看ꎬ 一方面ꎬ 埃塞的媒体管理制度较为严格ꎮ 报纸、 广播、 电台

等媒体的创办都要申请注册ꎬ 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才能运营ꎬ 而媒体的报道

内容也被纳入管理之中ꎬ 违反规定者会遭到处罚ꎮ ２００５ 年埃塞全国大选以来ꎬ
埃塞政府又出台一系列媒体管理的法律和规定ꎬ 如 ２００８ 年的 «大众媒体自由

和获取信息法案»、 ２００９ 年的 «反恐怖主义法» 等ꎬ 媒体的报道空间更是被

压缩收紧ꎮ 另一方面ꎬ 埃塞的传统媒体大都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ꎮ 政府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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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１ / ３ 的广播电视媒体ꎬ 埃塞通讯社 (ＥＮＡ)、 埃塞广播公司 (ＥＢＣ) 等官

方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ꎮ 虽然近年来埃塞政府逐步发放了少

数私营媒体的牌照ꎬ 私营媒体获得了一定的发展ꎬ 法纳 (Ｆａｎａ) 广播、 卡纳

(Ｋａｎａ) 电视等私营媒体以节目的创新内容赢得了民众的喜爱ꎬ 但这些私营媒

体较为脆弱ꎬ 生存空间仍然相对狭窄ꎮ 因此ꎬ 埃塞社交媒体兴起的背景之一

正是在严格的传媒管理制度之下ꎬ 政府管理着官方媒体ꎬ 私营媒体较少ꎬ 埃

塞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ꎬ 只能寻找其他替代性的媒介ꎬ 获取信息较

为便利、 及时且互动性强的社交媒体就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ꎮ①

(二) 纸质媒体衰落推动媒体融合转型

埃塞社交媒体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现象ꎬ 而是全球新旧媒介形态演变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 虽然埃塞的报纸衰亡、 社交媒体兴起明显滞后于其他发达国

家ꎬ 但全球媒介态势的演变对社交媒体在埃塞的兴起仍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在全球的不断普及和发展ꎬ 以数字

技术、 网络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的社交媒体发展迅猛ꎬ 改变了全球传

媒格局ꎮ 在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情势下ꎬ 全球范围内的纸媒衰落加快ꎬ 社交

媒体取代电视成为青年人的主要新闻来源ꎬ 传统的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社交

媒体平台来产生流量ꎬ 媒体融合成为传统媒体破解生存危机之路ꎮ 与纸媒衰

落形成反差的是ꎬ 社交媒体用户极速增长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全球人口数

量为 ７８􀆰 ９ 亿ꎬ 其中社交媒体用户达到 ４５􀆰 ５ 亿ꎬ 占世界总人口的 ５７􀆰 ６％ ꎬ 这

一数字比 ２０２０ 年同期高出 ４ 亿多ꎬ 相当于同比增长近 １０％ ꎮ 社交媒体用户平

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耗时 ２ 小时 ２７ 分ꎬ ２０２１ 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花费的总时

间将超过 ３􀆰 ７ 万亿小时ꎮ②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ꎬ 近年来埃塞纸质媒体也呈现快速衰落的态势ꎬ
纸质媒体的融合转型之路成为必然ꎬ 这是埃塞社交媒体兴起的另一重要背景ꎮ
埃塞的报业处于快速萎缩之中ꎬ 一些政府与政党报纸停办ꎮ 据统计ꎬ 埃塞每

千人拥有报纸仅为 ４􀆰 ６５ 份ꎬ 降至历史新低ꎮ 到 ２０１９ 年底ꎬ 埃塞私营报纸和

杂志只有 ２０ 种ꎬ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也只有 ２３ 种ꎬ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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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鼎盛时期的五年注册出版物逼近 ４００ 种已无可比性ꎮ① 以埃塞

通讯社出版的四份官方报纸为例ꎬ 包括两份埃塞最早的日报ꎬ 分别为 １９４１ 年

创办的 «亚的斯泽门» (Ａｄｄｉｓ Ｚｅｍｅｎ) 与 １９４３ 年创办的 «埃塞俄比亚先驱

报»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Ｈｅｒａｌｄ)ꎬ 前者为阿姆哈拉语报纸ꎬ 后者为英语报纸ꎬ 发行

量分别约为 １５ ０００ 份与 ９ ０００ 份ꎬ 这两份报纸的主要阅读对象为政府公务人

士ꎮ 另外两份报纸是 «贝瑞萨» (Ｂａｒｉｓｓａ) 与 «世界» (Ａｌ － Ａｌｅｍ)ꎬ 两者都

是周报ꎬ 分别以奥罗莫语与阿拉伯语出版ꎬ 每份报纸的发行量都不超过 ５００
份ꎮ② 可见ꎬ 埃塞纸质媒体的发行量很小ꎬ 对埃塞民众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ꎬ
仅存的纸质媒体要发挥影响ꎬ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媒介融合遂成为趋势ꎮ
当前ꎬ 埃塞主要的报纸都创建了脸书与推特等社交媒体账号ꎬ 改变了传统的

报纸新闻编辑模式ꎬ 积极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交媒体的特性ꎮ③ 在埃塞纸质媒体

更多将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信息出口通道时ꎬ 埃塞民众放弃纸质媒体ꎬ 转向

依赖社交媒体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ꎮ
(三) 民族问题导致媒体极化态势严重

埃塞的民族多样性特点突出ꎬ 埃塞共有 ８５ 个民族ꎬ 其中第一大民族为奥

罗莫族ꎬ 人口占比为 ３４􀆰 ４％ ꎻ 第二大民族为阿姆哈拉族ꎬ 人口占比为 ２７％ ꎻ
其他主要的民族包括索马里族 (６􀆰 ２％ )、 提格雷族 (６􀆰 １％ )、 锡达莫族

(４％ )、 古拉格族 (２􀆰 ５％ )、 沃莱塔族 (２􀆰 ３％ )、 阿法尔族 (１􀆰 ７％ ) 等

等ꎮ④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ꎬ 埃塞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聚居区和多民族

交错居住的区域ꎮ １９９５ 年的埃塞宪法正式确立民族联邦制ꎬ 全国根据不同民

族聚居情况划分为 ９ 个州和 ２ 个自治行政区ꎮ 各民族均有权自治ꎬ 各州享有

立法、 行政和司法自治权ꎮ 除了在联邦机构享有代表席位ꎬ 各民族还有权无

条件退出联邦ꎮ 这一制度理论上为减少民族冲突、 维系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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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ꎬ 民族联邦制自实施以来便饱受争议ꎬ 旨在确立民族平等的民族联

邦制进一步强化了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ꎬ 政治分野越发以民族身份

为基础ꎬ 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ꎬ 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区的民族冲突ꎮ 近年来ꎬ
人们对这一制度的失望与日俱增ꎬ 认为其不仅没有赋予任何有意义的自主权ꎬ
还滋生了不平等ꎬ 引发了民族间的紧张和暴力ꎮ①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 埃塞的社会、
民族矛盾开始集中爆发ꎬ 多地连续发生示威游行和骚乱ꎮ 而 ２０１８ 年阿比􀅰艾

哈迈德􀅰阿里 (Ａｂｉｙ Ａｈｍｅｄ Ａｌｉ) 就任埃塞总理后推行的快速、 激进的改革造

成了新的紧张局势ꎬ 政局的周期性动荡加剧ꎮ
埃塞这种民族分化与民族冲突的现实直接塑造了媒体图景ꎬ 社交媒体也

是迎合了这一媒体图景应运而生ꎮ 民族归属与身份政治成为当前埃塞媒体话

语的主要框架ꎬ 记者倾向于从与其民族背景相符的方式来报道新闻、 界定问

题ꎬ 加剧了埃塞媒体的极化趋势ꎮ 除了民族问题外ꎬ 逐步放开的媒体私有化、
埃塞媒体惯用的西方 “言论自由” 价值取向ꎬ 以及政治选举等都是媒体极化

的推手ꎮ 这种极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叠加: 一方面表现为媒体的民族极化ꎬ
当前埃塞媒体大都是按照民族来划分的ꎮ 民族因素实际上一直是埃塞新闻业

永远存在的暗流ꎬ 不同民族的媒体与记者都倾向于使用支持自己民族与意识

形态的信息来源ꎬ 拒绝使用其他民族的信源进行平衡报道ꎬ 可以说远离了新

闻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ꎮ② 另一方面表现为埃塞官方媒体与私营媒

体的两极分化ꎬ 这两者长期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ꎮ 私营媒体通常认为官方媒体

是政府的传声筒ꎬ 其报道宣传色彩浓厚ꎬ 而官方媒体对私营媒体的报道持怀疑

态度ꎬ 其结果是: 针对同一事件ꎬ 官方媒体与私营媒体的媒体报道立场与基调

相差甚远ꎬ 两极分化态势严重ꎮ 正如一些埃塞学者所言: “查看埃塞不同媒体的

报道内容ꎬ 会发现在一个国家里竟然有如此多的 ‘国家’ꎬ 有时候会怀疑我们是

否身处同一个国家”ꎮ③ 埃塞媒体的极化态势产生了比预期更加深刻的影响ꎬ
这种带有民族冲突和身份政治的报道进入民众的视野ꎬ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

埃塞民众的态度取向ꎬ 一些埃塞民众心理存在 “自己听到的不是真的” 这样

􀅰１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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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本预设ꎮ 因此ꎬ 能接入互联网的民众更愿意相信ꎬ 基于社交媒体平台

的自由特性ꎬ 自己能获取到更真实客观的信息ꎬ 进而通过意见表达参与民族

政治事务ꎮ 埃塞新闻界的两极分化态势无疑成为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助推器ꎬ
也奠定了埃塞社交媒体上事实与意见不分、 各类极端言论混杂、 两极分化的

底色ꎮ

二　 埃塞社交媒体使用中的民族政治因素

民族政治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种基本而重要的政治关系ꎬ 包括族际政治

关系、 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两个主要方面ꎮ 在埃塞这样的多民族国家ꎬ
社交媒体已经在各个民族得到广泛使用ꎬ 成为他们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认同、
抑或制造族际冲突与民族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推手ꎬ 埃塞社交媒体使用中的

民族政治因素得以显现ꎮ
(一) 各族青年是社交媒体使用的主力群体

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使用方面ꎬ 埃塞是一个充满 “矛盾感” 的国家ꎬ 如

极低的互联网渗透率与严格的互联网监管举措、 落后的经济发展与活跃的社

交媒体使用频率等ꎮ 据世界银行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埃塞人均收入为 ９３６􀆰 ３４ 美元ꎬ
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ꎮ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在埃塞总计约 １􀆰 １７９ 亿人

口中ꎬ 网民人数约为 ２ １１５ 万ꎬ 互联网渗透率为 １７􀆰 ９％ ꎬ 而非洲平均的互联

网渗透率为 ４３％ ꎮ② 虽然埃塞的互联网渗透率在非洲处于较低水平ꎬ 但与之

形成反差的是其青年人对社交媒体的活跃使用度ꎮ 脸书是埃塞年轻人使用最

多的社交媒体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埃塞脸书用户已达 ７７６􀆰 ６ 万ꎬ 占其总人口

的 ６􀆰 ６％ ꎬ 其中男性占比 ６５􀆰 ７％ ꎬ 女性占比 ３４􀆰 ３％ ꎬ ２５ ~ ３４ 岁的青年人是使

用脸书最多的群体ꎬ 达到 ４１０ 万人ꎬ 其次是 １８ ~ ２４ 岁的青年人ꎮ③ 可见ꎬ 埃

塞青年人是社交媒体使用的主力军ꎮ 埃塞年龄中位数为 １７􀆰 ９ 岁ꎬ 平均年龄十

分年轻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ꎬ 越来越多的埃塞青年人将接入互联网ꎬ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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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互联网渗透率与社交媒体用户数量都将继续处于快速增长态势ꎮ
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引入了西方的自由、 民主、 人权等所谓 “现代性”

“先进性” 价值观ꎬ 与埃塞当下的经济和民生现实形成巨大反差ꎮ 加之埃塞已

有的媒体信息渠道不太畅通ꎬ 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较严ꎬ 从而引发了埃塞民众

特别是各族青年人与青年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激荡ꎮ 与祖辈相比ꎬ 在新

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埃塞青年人受教育水平更高ꎬ 通过社交媒体赋予自身

权力以改变僵化现状的意愿也更加强烈ꎮ 因此ꎬ 他们对于民族政治事务热情

高涨ꎬ 在参与民族政治事务的深度和水平等各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ꎬ 塑造

了埃塞政治历史中的一个新景象ꎬ 深刻地影响了埃塞传统的政治格局ꎮ① 比

如ꎬ 奥罗莫族激进青年组织 “奎罗” (Ｑｅｅｒｒｏｏ) 和阿姆哈拉族激进青年组织

“法诺” (Ｆａｎｏ) 等纷纷成立ꎬ 这些青年组织利用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参与

政治事务ꎬ 表达诉求ꎬ 鼓动民众抗议ꎬ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ꎬ 已经

成为影响埃塞政府在决策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ꎮ
(二) 西方社交媒体成为埃塞青年参与民族政治的重要工具

据统计公司 (Ｓｔａｔｃｏｕｎｔｅｒ)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数据ꎬ 埃塞的主要社交媒体及其占

比分别为: 脸书 ６４􀆰 ３６％、 推特 １５􀆰 ４５％、 优兔 (ＹｏｕＴｕｂｅ) １０􀆰 ３３％、 拼趣

(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６􀆰 ８６％、 照片墙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１􀆰 ８８％、 汤博乐 (Ｔｕｍｂｌｒ) ０􀆰 ４３％ꎮ②

可见ꎬ 埃塞的社交媒体市场全部由西方国家所垄断ꎬ 没有任何一家本土或者

非西方国家的社交媒体在此领域占据重要份额ꎮ ２０１８ 年有学者在埃塞 ６ 所大

学随机选取了 ４００ 名大学生调查使用脸书线上参与政治的情况ꎬ 所有受访者

都称他们会使用脸书去获取信息ꎬ 其中 ６９％的人会频繁地使用脸书去获取政

治信息ꎬ 约 ３１％的人有时会使用脸书去获取政治信息ꎻ 在问及受访者最倾向

采用来自何种信源的政治信息时ꎬ 有 ４１􀆰 ３％的人称他们会选择脸书ꎬ 同样也

有 ４１􀆰 ３％的人称会选择美国广播公司、 埃塞卫星电视、 奥罗米亚媒体网络等

在海外运营的媒体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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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青年人的信息源获取偏好ꎬ 也为各方势力利用新技术手段实施政

治动员提供了便利ꎬ 特别是对于海外侨民来说ꎬ 西方社交媒体已成为他们

组织、 动员埃塞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ꎬ 成效突出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埃塞裔美国人贾瓦尔􀅰穆哈迈德 (Ｊａｗａｒ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ꎬ 他出生于奥罗莫族

家庭ꎬ 很早就意识到了电视、 社交媒体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他

就在美国创办了奥罗米亚媒体网络ꎬ 将该媒体描述为 “一个独立的、 无党

派的、 非营利的新闻企业ꎬ 其主要职能是制作关于埃塞最大和人口最多的

奥罗米亚州的原创和公民驱动的报道”ꎬ 其民族定位清晰ꎮ 贾瓦尔在网上有

着大量的追随者ꎬ 拥有超过 １６０ 万的脸书粉丝和超过 ２０ 万的推特粉丝ꎬ 奥

罗米亚媒体网络的脸书粉丝也超过 ２００ 万ꎮ 他被称之为奥罗莫族激进青年

组织 “奎罗” 的创建者ꎬ 其将社交媒体与 “奎罗” 结合起来ꎬ 在埃塞国内

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ꎬ 即利用社交媒体发起和组织广泛的消费

抵抗、 民众抗议、 居家罢工、 游行示威ꎬ 并将海外的埃塞侨民联合起来ꎬ
扩大为跨国的抵抗运动ꎮ 贾瓦尔利用其社交媒体以及奥罗米亚媒体网络的

影响力ꎬ 对埃塞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ꎮ 他在美国曾利用社交媒体动员了

广泛的奥罗莫人抗议活动ꎬ 远程扮演了暴力抗议的 “带头人” 和奥罗莫青

年的 “麦克风” 角色ꎬ 后来阿姆哈拉族的抗议者也加入了抗议ꎬ 由此成为

埃塞前任总理辞职、 助力阿比上台的推力之一ꎮ① 贾瓦尔在埃塞总理阿比上

台后不久回到埃塞ꎬ 又转而效忠反对派ꎬ 注册成为反对党奥罗莫联邦党

(Ｏｒｏｍｏ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成员ꎬ 还放弃他的美国公民身份ꎬ 以便有资格参

加埃塞选举ꎮ 他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及其在奥罗莫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对政府

施压ꎬ 成为了阿比总理的强大对手ꎮ 许多奥罗莫青年人将贾瓦尔视为英雄ꎬ
称他带来了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变革ꎮ 贾瓦尔作为埃塞 “网络大人物” 成功

的秘诀正是利用了埃塞最大的族群奥罗莫青年人不甘居于 “第二” 的心理ꎬ
提倡 “奥罗莫第一” 的意识形态ꎬ 由此社交媒体也就成了扩大民族分歧的

工具ꎮ
(三) 社交媒体的民族政治言论伴随着非理性表达且呈现复杂化态势

埃塞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使社交媒体成为传播虚假信息、 错误

􀅰４８􀅰

① “ ‘Ｗｅ Ｗｏｎ’: Ａ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ｒａｎｃｅ２４􀆰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８ － ｗｅ － ｗｏｎ － ｄｉｖｉｓｉｖｅ －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 ｒｏｌｅ －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５􀆰



社交媒体在埃塞俄比亚民族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信息、 谣言、 极端言论、 仇恨言论的沃土ꎬ 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爆发时ꎬ
各类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被广泛传播ꎬ 从而形成了社交媒体空间

的复杂舆论场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奥罗莫族歌手哈恰卢􀅰洪德萨 (Ｈａｃｈａｌｕ
Ｈｕｎｄｅｓｓａ) 被枪杀身亡后ꎬ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和投机观点ꎬ 如

有的帖文认为此事件是出于民族动机的政治暗杀ꎬ 是由埃塞政府或埃塞民族

主义者策划的ꎬ① 因为哈恰卢的歌曲主要表达了奥罗莫族作为第一大族群长

期被边缘化的情感ꎮ 奥罗莫政客、 激进民族主义者贾瓦尔等则通过社交媒

体发动煽动性的消息ꎬ 社交媒体用户的发文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ꎬ 纷纷指

责阿姆哈拉族ꎮ 阿比总理也在脸书发文ꎬ 称他正在等待哈恰卢遇害事件的

调查报告ꎬ 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ꎬ 防止发生更多的犯罪ꎮ 但在社交媒体的

煽动下ꎬ 线下暴力升级ꎬ 很快居住在奥罗米亚州的 ２００ 多名无辜的阿姆哈

拉人惨遭不幸ꎬ 非奥罗莫人拥有的企业被洗劫一空ꎬ 商店被纵火焚烧ꎮ 最

终ꎬ 埃塞政府强迫断网ꎬ 海外的奥罗莫族激进分子继续抗议ꎬ 成为为西方

和国际观众塑造叙事的掌舵人ꎮ
哈恰卢遇害事件只是观测埃塞社交媒体民族政治言论呈现非理性态势的

一个案例ꎬ 更多煽动民族矛盾的仇恨言论、 极端言论充斥社交媒体空间ꎬ 特

别是在重大事件发生之际ꎮ 一些研究分析了 ２０１５ 年埃塞大选时脸书上的

１３ ０００条推文ꎬ 指出民族已成为各种煽动性言论的最主要攻击目标ꎬ 其中

７５％的仇恨言论、 ５８％的挑衅言论都有特定的民族攻击对象ꎬ 而 ９２％ 的危险

言论都是匿名发表的ꎬ 内容基本上全都是关于民族问题ꎮ② 另有研究者对分别

代表阿姆哈拉族、 奥罗莫族和提格雷族的三家媒体在脸书和优兔开设账号下

的评论进行分析ꎬ 在共计 ８ ５２５ 条用户评论中ꎬ 有 ３３􀆰 ２４％为仇恨言论ꎬ 而在

这些仇恨言论中有 ３２％ 是针对民族问题的ꎬ 其中对阿姆哈拉族的攻击最为

激烈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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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治势力利用社交媒体操纵舆论的现象凸显

埃塞在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呈快速增长态势ꎬ 各利益相关者

都认识到了社交媒体在参与政治事务与社会动员中的威力ꎬ 不同政治派别采

取各种手段利用社交媒体来操纵有关民族政治的言论ꎬ 这种现象已达到白热

化的程度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爆发的提格雷冲突就是最好写照ꎮ 冲突爆发后ꎬ 埃塞

政府及其支持者、 提格雷活动家和支持者这两方的社交媒体之战也立即拉响ꎬ
双方主要采用了以下手段来操纵舆论ꎮ

第一ꎬ 创建大量新账号ꎮ 虽然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提格雷地区的互联网和电

话服务被切断ꎬ 而讨论这次冲突的推特新账号却在之后大量出现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 １０ 日推特上关于讨论提格雷冲突和阿比总理的相关推文ꎬ
３０％都是来自 ２０２０ 年新创建的账号ꎬ 其中将近一半推文来自 １０ 月底和 １１ 月

初创建的新账号ꎬ 特别是 １１ 月 ４ 日提格雷冲突爆发后ꎬ 新创建的账号数量迅

速增长ꎬ 每天平均从 ２１ 个增长到 ２４５ 个ꎬ 而这些账号都是一边倒地持反政府

立场ꎬ 因此有学者认为ꎬ 大量账号创建背后是有组织的操纵行为ꎮ①

第二ꎬ 推广主题标签活动ꎬ 采用 “复制 ＋ 粘贴” 方式来操控流量ꎮ 提格

雷支持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办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的 “支持提格雷” (Ｓｔ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ｇｒａｙ) 网站ꎬ 它自称是非盈利性的数字化组织ꎬ 主要是为了应对埃塞政

府军、 厄立特里亚军队和阿姆哈拉族武装民兵对埃塞最北部地区提格雷人发

动的不公正战争和种族灭绝ꎮ② 该网站创立之后ꎬ 就利用社交媒体的主题标签

功能ꎬ 创建和推广 “停止提格雷战争” (＃ＳｔｏｐＴｈｅＷａｒＯｎＴｉｇｒａｙ)、 “提格雷种

族灭绝” (＃Ｔｉｇｒａｙ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与提格雷在一起” (＃ＩＳ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ｉｇｒａｙ)、 “提格

雷信息公开” (＃ＯｐｅｎＴｉｇｒａｙ) 等主题标签ꎬ 在推特和脸书实施大规模的 “复
制 ＋粘贴” 行动ꎮ 主题标签功能在于只需在推文中的相关关键字或短语之前

使用 “＃” 符号ꎬ 就可以链接到趋势事件的任何其他文本ꎮ 而从 １１ 月下旬开

始ꎬ 亲埃塞政府的账号也开始在推特上推广主题标签ꎬ 它们主要宣传阿比总

理一直追求的埃塞 “团结” 概念ꎬ 因此主要推广的主题标签活动为 “埃塞团

结” (＃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埃塞必胜”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Ｐｒｅｖａｉｌｓ)、 “提人阵是罪魁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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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ＴＰＬＦｉｓＴｈｅＣａｕｓｅ)ꎮ 社交媒体上敌对的两派不仅言论上针锋相对ꎬ 还发

动用户向社交媒体平台举报对方的账户ꎬ 控诉对方实施平台操纵ꎬ 由此推特

被迫采取措施ꎬ 暂停了参与 “复制 ＋粘贴” 以及大规模发文的相关账户ꎮ①

第三ꎬ 利用虚假信息及事实核查机制来攻击对方ꎮ 在提格雷冲突断电后

形成的信息真空中ꎬ 对立双方都利用社交媒体大肆宣传虚假、 未经证实或误

导性的信息ꎬ 以达到指控对方、 揭露对方 “暴行” 的目的ꎬ 而这无疑更容易

激化民族冲突ꎮ 比如ꎬ 提格雷派在脸书上发布了有关提格雷地区所谓 “阿克

苏姆 (Ａｘｕｍ) 大屠杀” 的照片ꎬ 指责埃塞政府军队ꎻ 而亲政府的社交媒体账

号则通过在谷歌上进行反向图像搜索ꎬ 证实这张虚假新闻照片拍摄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的尼日利亚ꎮ 两派就此议题的交锋十分激烈ꎬ 仅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下旬的一

天ꎬ 双方分别使用 “阿克苏姆大屠杀” (＃Ａｘｕｍ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和 “虚假的阿克苏

姆大屠杀” (＃ＦａｋｅＡｘｕｍ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的推文量分别约 ９ 万条和 １􀆰 ２ 万条ꎮ② 阿克

苏姆事件成为双方相互攻击诋毁、 煽动民族仇恨的工具ꎮ 此外ꎬ 关于提格雷

冲突的战况进展、 伤亡情况、 武器装备等信息ꎬ 埃塞政府军队与提格雷军队

都注重使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ꎬ 但双方的说辞往往大相径庭ꎬ 导致外界无法

获知真实战况ꎬ “双方言论均难以证实” 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必备注释ꎮ 针对

社交媒体上泛滥的虚假信息ꎬ 埃塞政府在脸书和推特上开设了 “国家紧急事

实核查”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 的账户ꎬ 后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底其单方

面宣布停火后ꎬ 又改名为 “埃塞当前事实核查”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ａｃｔ
Ｃｈｅｃｋ)ꎬ 以发布政府声明和冲突进展的消息ꎬ 并对媒体的错误报道和激进言

论进行纠正ꎬ 由此对提人阵虚假信息的指控就成为埃塞政府官方通讯的一个

核心特征ꎮ 从理论上看ꎬ 这一事实核查机制的出发点是好的ꎬ 但其客观性备

受各方质疑ꎮ③

实际上ꎬ 社交媒体存在隐形的言论控制早已不是新鲜事ꎬ 在网络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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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场域中ꎬ 族性、 围观、 群体压力、 仇恨等交织在一起ꎬ 很容易衍生出对

异己意见的排斥ꎬ 而这种排斥又很容易被一些机构或者利益集团利用ꎬ 从而

使社交媒体成为操控舆论的工具ꎮ 尽管提格雷冲突中社交媒体上对立争锋的

两派都声称自己秉持客观中立ꎬ 没有政治倾向性ꎬ 但各自的民族政治倾向则

事实存在ꎮ

三　 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影响

无论是埃塞各民族政治精英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 组织、 动员与行动ꎬ

还是普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其政治取向与诉求ꎬ 均推动着埃塞民族政治

的演化ꎬ 体现为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双重影响力ꎮ
(一) 社交媒体塑造 “虚拟共同体” 且增强族内认同与国家认同

社交媒体的出现ꎬ 为民族这一 “想象的共同体” 提供了平台和条件ꎬ 能

够帮助各民族人民建立起一种云端之上的密切、 团结、 可靠的群体关系ꎬ 发

挥民族内部黏合剂的重要作用ꎮ 而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虚拟空间形成的

人际关系网络的共同体可称为 “虚拟共同体”ꎬ 这个虚拟共同体是在不断发展

的技术基础设施之上出现的ꎬ 如脸书、 博客、 微博等社交媒体都是虚拟共同

体ꎮ① 在社交媒体搭建的虚拟空间中ꎬ 一个民族的族内成员可以在文本、 图像

等互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跨地域的互动ꎬ 从而维系该民族的集体记忆ꎬ 并以

此为基础ꎬ 建构与凝聚民族认同ꎬ 确立 “我族” 与 “他族” 的界限ꎬ 不断强

化自身的民族身份ꎮ
社交媒体推动了埃塞各民族 “虚拟共同体” 的形成ꎬ 形塑了民族意识和

民族认同的新场域ꎬ 并极大地拓展了各民族社会行为的时空跨度ꎮ 在日常生

活中ꎬ 借由社交媒体平台ꎬ 各民族的族内成员实现了跨地域、 跨宗教、 跨阶

层的联合ꎬ 加深了对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ꎬ 重建了有关埃塞各民族的民族

想象ꎮ 特别是对处于政治和经济边缘化地位的奥罗莫族、 锡达莫族等族更是

尤为重要ꎬ 包括阿比总理上台后实施政治改革被边缘化的提格雷族ꎬ 社交媒

体帮助他们超越地域、 经济与政治的区隔ꎬ 进而在重大事务中ꎬ 他们能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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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 传递信息以影响政府决策ꎬ 从而提升了本民族在

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ꎮ 诚如贾瓦尔所言ꎬ 针对奥罗莫人长期以来一直被处于

边缘化状态ꎬ 他看到了机会ꎬ 通过卫星和社交媒体从海外向埃塞传播信息ꎬ
谴责不公正ꎬ 强调奥罗莫人的历史ꎬ 并鼓励年轻的奥罗莫人为自己的文化感

到自豪ꎬ 这是他称之为 “建立集体自尊的项目”ꎮ①

与此同时ꎬ 社交媒体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整合ꎬ 增

强了对埃塞的国家认同ꎮ “整合” 即部分结合为整体ꎬ 而 “政治整合” 指代

社交媒体通过信息公开传播、 塑造对话场域、 民意舆情监测、 社会主体互动

等传播机制ꎬ 调整、 协调、 整合公众的政治价值、 政治认知、 政治心理、 政

治共识等ꎬ 使之形成统一、 均衡、 有序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ꎮ② 比如ꎬ 在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脸书群组 (ＯｒｏＭａｒ) 创立ꎬ 它是奥罗

莫 (Ｏｒｏｍｏ) 与阿姆哈拉 (Ａｍｈａｒａ) 两个族名的合成词ꎮ 这个群组加强了两

个民族之间的联合与信息互通ꎬ 特别是加强 “奎罗” 和 “法诺” 互动ꎬ 以在

行动上保持一致ꎮ 这个脸书群组创建后ꎬ 后来又有大量类似的联合账号和主

页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ꎬ 关注者众多ꎬ 政治活跃分子与青年人都在上

面分享与讨论ꎬ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现实矛盾ꎮ 此外ꎬ 社交

媒体也为来自埃塞不同地区、 不同生活环境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

平台ꎬ 推动了他们将 “埃塞人” 当作第一认同的形成ꎮ 例如ꎬ 大部分埃塞青

年人都支持阿比总理的新政ꎬ “我们支持” “我们联合起来” “我们与你在一

起” “同一种爱ꎬ 同一个埃塞” 等各种展示团结的标语、 符号在社交媒体上颇

为引人注目ꎮ③ 特别是阿比提出的 “协同合一” (Ｍｅｄｅｍｅｒ) 的理念ꎬ 呼吁国

内各族人民保持团结ꎬ 推崇埃塞至上主义ꎬ 这个标语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得

到广泛传播ꎬ 绝大多数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知晓这个理念ꎬ 甚至很多用户都

将个人资料图片也改成了不同形式的 “协同合一” 字样ꎮ 脸书和推特上还开

设了 “协同合一” 的账号ꎬ 分别有约 ２􀆰 ３ 万和 ０􀆰 ７ 万的关注者ꎬ 专门宣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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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总理有关这一理念的新书及相关活动ꎮ 可以说ꎬ 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ꎬ 越

来越多的埃塞民众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 “埃塞人” 身份ꎬ 这有助于消除民族

隔阂ꎬ 推动埃塞的国家认同形成ꎬ 助力埃塞政府推行各项改革ꎮ
(二) 社交媒体加剧极端民族主义话语泛滥乃至激化现实的民族冲突

基于各自政治取向的异同ꎬ 并非所有埃塞人都认同 “协同和一” 这一理

念ꎮ 一些反对党将其视为一种营销工具ꎬ 认为其缺乏解决埃塞紧迫问题的具

体方案ꎬ 因为宗教和民族暴力仍在继续ꎮ① 对众多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埃塞人来

说ꎬ 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有着强烈的归属感ꎬ 认为本民族应有权在不受任何外

部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身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地位ꎬ 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

育ꎬ 虽然他们希望属于内涵更广泛的埃塞国家ꎬ 但更希望保留自己独特的身

份和特征ꎮ② 这种强调某个特定民族的血缘、 人种、 语言、 传统与文化的观念

被称为族裔民族主义ꎬ 人们通常认为其意味着排他、 偏狭与封闭ꎬ 是社会冲

突的重要根源ꎮ③ 而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ꎬ 族裔民族主义占据了埃塞的政治中心ꎬ
成为塑造这个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单一原则ꎬ 也成为埃塞政治动员的主要

模式ꎮ④

社交媒体的出现就为族裔民族主义的表达与宣泄提供了渠道ꎬ 也为其政

治动员提供了重要平台ꎮ 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的博弈映射到网络空间ꎬ 可以

发现社交媒体上埃塞族际关系的缓和只是短暂的 “蜜月期”ꎬ 对 “埃塞人”
的些许国家认同也仅限于不影响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利益的前提之下ꎮ 因而ꎬ
社交媒体在调和埃塞族际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作用是有限的ꎮ 在埃塞民族问

题日趋复杂、 各方政治诉求和利益难以协调ꎬ 以及所谓的 “国民暴力传统”
等现实因素影响下ꎬ 社交媒体上民族分歧与对峙话语占据主导ꎬ 极端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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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话语泛滥ꎬ 这也导致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凸显ꎮ 族裔

民族主义者操纵社交媒体ꎬ 传播极端民族主义与仇恨言论ꎬ 扩大了民族冲突

和民族矛盾ꎬ 从而对埃塞的国家认同形成了巨大障碍ꎮ 因此ꎬ 社交媒体对埃

塞民族政治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ꎬ 以至于阿比总理 ２０１９ 年在接受诺

贝尔和平奖时ꎬ 就曾提出社交媒体正在煽动民族仇恨与分裂ꎬ 破坏了埃塞的

政治转型ꎮ①

在重大事件中ꎬ 社交媒体已成为各方向埃塞政府施压的工具ꎬ 由此扩大

了现实的民族冲突ꎬ 引发政局动荡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间的 “奥罗莫族大抗议”
就是初显社交媒体威力的一个典型案例ꎮ ２０１４ 年爆发的 “奥罗莫族大抗议”
从土地问题开始ꎬ 后扩大到要求州自治、 争取语言和文化权利、 反对种族歧

视等多个领域ꎮ 奥罗莫族抗议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与联邦警察和安全部队发生

暴力冲突ꎬ 导致多人死亡ꎮ 抗议者们使用脸书、 推特、 网站、 博客等各类社

交媒体分享文件、 图片、 视频、 音频和文字资料ꎬ 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抗议ꎬ
而在抗议现场的民众则用上述手段第一时间 “直播” 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与

平民在街头的对抗实况ꎮ② 埃塞民众拍摄的许多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扩散ꎬ 一

些视频和图片还显示了警察对抗议者实施殴打、 实弹以及死伤人员的残忍画

面ꎮ③ 与此同时ꎬ 埃塞海外侨民也利用社交媒体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次大抗议ꎬ
抨击政府的镇压行为ꎬ 并发起请愿、 捐款等多项活动以声援埃塞国内的抗

议ꎮ④ “奥罗莫族大抗议” 在国内外的共同作用下愈演愈烈ꎬ 埃塞政府宣布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实施为期 ６ 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ꎬ 并公布 «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细

则»ꎬ 以控制紧张局势ꎮ 在 “奥罗莫族大抗议” 中ꎬ 尽管社交媒体使用受限ꎬ
但这是第一次在埃塞最大的奥罗米亚州使用社交媒体来传递信息与协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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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ꎬ 从街头到屏幕对埃塞政局发展颇具影响力ꎮ 自此之后ꎬ 社交媒体在埃

塞民族政治动乱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ꎬ 其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可

以比肩社交媒体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ꎮ
整体而言ꎬ 在埃塞这种高度异质性与存在多种竞争性民族认同的语境下ꎬ

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关系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ꎮ 一方面ꎬ 社交媒体吸引

埃塞青年人参与政治、 建构政治话语、 赋权之前被边缘化的民族而影响国家

政策、 增强各民族内部与族际间的政治与文化合力ꎬ 从而短期内会加深埃塞

民众的国家认同ꎮ 而另一方面ꎬ 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谣言和假新闻ꎬ 仇恨言

论与民族激化言论盛行ꎬ 扩大了现实中的民族冲突ꎬ 消解了同为埃塞人的国

家认同ꎬ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ꎮ① 可以说ꎬ 从长期看ꎬ 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

政治中正煽动着极端民族主义并破坏着其所依赖的联邦制度的基础ꎬ 会减少族

外群体的整体性政治参与ꎬ 扩大民族矛盾ꎬ 从而形成分裂的埃塞民众ꎮ 社交媒

体在埃塞民族政治中同时发挥着正向整合与负面消解的双向作用ꎬ 但负面影响

远超正面影响ꎬ 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关注ꎮ
第一ꎬ 从根源上来说ꎬ 社交媒体平台埃塞各民族的言论交锋与冲突对峙

是其现实民族关系的映射ꎬ 这与埃塞的民族状况及历史、 政治、 经济等因素

密切相关ꎮ 正如有埃塞学者所言ꎬ 将社交媒体的影响视为埃塞冲突的唯一因

素无疑是简单化和短视的ꎬ 这是因为目前埃塞的冲突根源来自于多年来困扰

这个国家的结构性政治问题ꎬ 即埃塞失效的部落联邦制是使国家四分五裂的

原罪ꎮ② 确实如此ꎬ 从历史来看ꎬ 民族问题在埃塞有很深的渊源ꎮ 早在孟尼利

克二世时期埃塞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现代意义政治疆域的统一帝国ꎬ 并且依靠

武力和专制逐步完成了以阿姆哈拉文化为主体的历史和文化建构ꎬ 而这使得

第一大民族奥罗莫族与其他民族包括提格雷族、 锡达莫族、 索马里族等长期

遭受阿姆哈拉族所谓的 “内殖民化” 统治ꎬ 由此民族矛盾和冲突从未停歇ꎮ③

虽然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实行民族联邦制ꎬ 为埃塞提供了一套折中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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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在埃塞俄比亚民族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家政府组建方案ꎬ 但民族与选举政治的简单结合使得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根本

解决ꎮ 而阿比总理上台后推行改革ꎬ 解散了由提人阵、 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

动、 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这四个民族党派共同

组建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ꎬ 创建新的泛埃塞政党 “繁荣党” 之时ꎬ
打破以往由民族塑造的政治格局ꎬ 遭到了提人阵的强烈反对ꎮ 繁荣党由除了

提人政之外的前三个成员合并而成ꎬ 提人阵认为自己遭受政治排挤被边缘化ꎬ
遂 “退群”ꎬ 由此两党矛盾不断加剧ꎬ 直到兵戎相见ꎮ 提格雷冲突的爆发ꎬ 其

实质正是长年在北部拥兵自重且曾作为核心政党执政埃塞 ２０ 余年的提人阵ꎬ
不满政治权力遭到中央剥夺而爆发的战争ꎬ 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民族主义主

张与分权式地区自治主张的矛盾ꎮ 只有理解埃塞的民族政治制度及其矛盾ꎬ
才能探寻埃塞社交媒体上民族言论两极分化、 仇恨言论充斥的根源ꎮ

第二ꎬ 从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来看ꎬ 其固有的匿名性、 隐蔽性、 互动性、
及时性、 共享性、 圈层化等特征容易滋生谣言和极端言论ꎬ 特别是在遭遇不

同民族身份和民族情感的民族共同体时ꎬ 民族意识就会得到空间强化与高涨ꎬ
进而演化成各种极端表达与激烈对抗ꎮ 由于身体不在场和匿名ꎬ 导致网络互

动只能建立起一种暂时的、 缺乏真情实感交流的、 充满言语冲突和怒火的、
无责任感的社会关系ꎬ 无法期望社交媒体所搭建的网络空间能够产生正常的

人际关系ꎬ 网络空间只不过是一个游戏性、 挑战日常社会规范的虚拟场域而

已ꎮ① 正是在这种虚拟空间里ꎬ 埃塞的青年人紧紧抓住社交媒体ꎬ 利用其工具

属性ꎬ 在尽情的展演和宣示中体现其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ꎬ 创造了一种狂欢

式的、 非理性的 “参与文化”ꎮ
第三ꎬ 从社交媒体的用户构成来看ꎬ 埃塞青年本身的特性也助长了社交

媒体负面功效的发挥ꎮ 一方面ꎬ 在埃塞严重的政治、 社会和民族危机中ꎬ 青

年人参与政治已变得司空见惯ꎬ 一些人对政府无法实现经济重建、 制定更进

步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妥善解决民族冲突等成效表示失望ꎬ 认为政府没有倾

听他们的意见ꎬ 感到自身被忽视ꎮ② 相对于其父辈ꎬ 埃塞青年人似乎更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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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有胆量来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ꎬ 青年人已经表明他们积极参与政治

的强烈愿望ꎬ 而如何发挥影响力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ꎮ 在传统媒体长期处于

政府的严格管理下ꎬ 社交媒体这一公共空间的突然开放ꎬ 为埃塞青年参与政

治事务的讨论、 维护自身的民族传统和身份认知提供了绝佳的平台ꎮ 而社交

媒体的责任成本过低ꎬ 又缺乏 “把关人”ꎬ 导致这个场域中的分享和讨论容易

受到情绪的诱导ꎬ 转化成情绪性的语言ꎬ 情绪宣泄变得更加肆意ꎬ 从而使得

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一个由情绪主导的公共讨论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 埃塞社交媒

体用户缺乏适当自律性ꎬ 无法形成一个自控性的网络空间ꎮ 有埃塞学者指出ꎬ
当前埃塞的社交媒体用户还缺乏辨别自己转发信息是否真实、 是否合理的能

力ꎬ 并且也缺乏一种维护理性网络空间的责任感ꎮ① 这种媒介素养的缺乏导致

其无法甄别各类信息ꎬ 也无法学会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适度自控与自我管理ꎬ
导致了社交媒体场域里的信息杂糅和群体极化现象ꎮ 因此ꎬ 需要辩证来看埃

塞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论ꎬ 其代表的仅是一些埃塞青年人这一

特殊群体的观点ꎬ 且这些观点深受西方主流媒体、 国际组织等外部言论的影

响ꎬ 并被社交媒体这一工具 “放大”ꎬ 并不能代表所有埃塞民众对民族问题的

看法和认知ꎮ

四　 埃塞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治理及其面临的困境

对于埃塞政府来说ꎬ 社交媒体的正负影响复杂交织在一起ꎬ 为其带来一

种全新的治理体验ꎮ 为了更好发挥社交媒体之 “善”ꎬ 消除其 “恶”ꎬ 埃塞政

府采取了有力举措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治理ꎬ 但效果有限ꎬ 且面临着多重困境ꎮ
(一) 埃塞政府加强对社交媒体治理的举措

第一ꎬ 制定社交媒体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埃塞政府颁布

了 «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预防和抑制法案» (Ｈ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ꎬ 以解决长期困扰该国的仇恨言论和虚

假信息问题ꎮ 该法案虽然也针对广播、 电视、 报纸等传统媒体ꎬ 但更多内容

指向社交媒体ꎬ 规定禁止个人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和散布谣言与仇恨言论ꎬ 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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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与最高 １０ 万比尔 (约合 ２ ８６１ 美元) 的罚款ꎮ 与此

同时ꎬ 该法案规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责任: 包括社交媒体服务的提供商

应努力避免在其平台上出现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ꎬ 以及在被告知后的 ２４ 小时

内需要删除此类信息ꎮ 此外ꎬ 该法案还规定了向公众提供社交媒体服务的提

供商是否违规的报告等内容ꎮ① 这项法案出台后褒贬不一ꎬ 有反对者认为其违

背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ꎬ 称其是埃塞政府压制反对派的法律手段ꎬ 政府可

依据该法实施任意逮捕ꎬ 加剧民族紧张局势ꎬ 并可能进一步助长暴力行为ꎮ②

除 «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预防和抑制法案» 外ꎬ 在埃塞现有法律中ꎬ 涉

及社交媒体、 互联网管理的法律主要还有以下两个: 一是 ２０１６ 年的 «计算机

犯罪法»ꎬ 其中规定在网络煽动恐惧、 暴力、 混乱或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内容将

被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ꎮ③ 二是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埃塞正式通过的新的 «媒体法»ꎬ
这一法律在修正已有的 «大众媒体自由和信息获取法案» 与 «广播法案» 基

础上出台ꎬ 旨在囊括以前不受监管且增长迅速的互联网媒体市场ꎮ 该法案成

立了专门的埃塞媒体管理局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负责整个国家

的媒体管理ꎬ 这一机构实际上由之前的埃塞广播局改名而来ꎮ 新的 «媒体法»
明确将社交媒体定义为媒体的一种ꎬ 将支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联系起来ꎬ
规定埃塞公民拥有创办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自由ꎬ 但网络媒体必须以与传

统媒体同样的方式向埃塞媒体管理局申请注册ꎬ 获得许可后才能营业ꎬ 否则

将被处以罚款或暂停业务ꎬ 并规定其发布的音频、 视频等信息档案ꎬ 保存期

限需要达到 ６ 个月ꎮ④ 此外ꎬ 这一法案还强调了媒体监管机构的独立性ꎬ 以及

禁止传播和散步仇恨言论、 媒体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ꎮ⑤

第二ꎬ 提升新闻界和民众的自律意识与媒介素养ꎮ 除了通过强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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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加强对埃塞社交媒体的规制以外ꎬ 近年来埃塞政府还注重软性管理ꎬ 希

望通过一系列的记者培训和倡议行动提升新闻界和民众的自律意识和媒介素

养ꎮ 例如ꎬ «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预防和抑制法案» 要求埃塞有关政府部门开

展提升民众甄别虚假信息的意识和媒介素养的活动ꎬ 并要求埃塞人权委员会

(ＥＨＲＣ) 开展提升民众甄别仇恨言论的意识相关活动①ꎬ 以官方之力来倡导

与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ꎬ 从而达到减少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在网络空间扩散

的目的ꎮ 此外ꎬ 埃塞新出台的 «媒体法» 也尤为重视媒体和用户的自律与自

我监管ꎬ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言及这一内容ꎮ 这一法案的出台也激励了埃

塞媒体从业人员、 学术界、 法律专家和其他相关者ꎬ 他们都期待自下而上加

强埃塞媒体的自律建设ꎬ 建立起独立的自我监管机构并使其顺利运作ꎬ 以减

少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偏见ꎬ 以更负责任的媒体形象来提供准确的信息

与公正的分析ꎬ 进而促进政府、 不同媒体、 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ꎮ② 如果

新出台的埃塞 «媒体法» 能引发埃塞新闻业的一场自我革命ꎬ 通过建设埃塞

新闻行业的自律平台ꎬ 提升从业者的职业道德ꎬ 势必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发挥

正向作用ꎮ
第三ꎬ 加紧建设埃塞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ꎮ 在埃塞频繁的政治动乱与民

族冲突中ꎬ 政府意识到建设讨论国内公共事务社交平台的重要性ꎬ 由此加大

“国产” 社交媒体的建设力度ꎬ 希望能掌握舆论的自主权和主导权ꎬ 避免出现

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埃塞议会选举前一周ꎬ 脸书

宣布因违反其 “虚假的协同行为” 规则ꎬ 删除了一批埃塞针对国内用户的

“虚假账号”ꎮ 脸书认为这些账号与埃塞信息网络安全局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 有关ꎬ 账号主要以阿姆哈拉语发布阿比总理及其领导的繁荣

党相关的新闻ꎬ 以及对政见不同人士和其他政党如奥罗莫解放阵线、 埃塞民

主党和提人阵的批评性言论ꎮ③ 埃塞信息网络安全局局长舒梅特􀅰吉扎

(Ｓｈｕｍｅｔｅ Ｇｉｚａｗ) 指责脸书删除这些账号和帖子的行为ꎬ 称埃塞即将推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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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媒体平台ꎬ 目前正在测试中ꎬ 以取代推特、 脸书等社交媒体ꎮ 他表示

政府此举是希望能够减少外国科技公司对该国政治的干涉ꎬ 并称埃塞拥有开

发平台的本地专业人才ꎬ 不会聘请外部人员提供帮助ꎮ① 虽然埃塞本土的社交

媒体还未正式推出ꎬ 但能窥见政府为了改变西方国家社交媒体独占市场、 本

土社交媒体平台缺失这一局面的努力ꎮ
(二) 埃塞社交媒体治理面临的困境

尽管埃塞在社交媒体的管理上ꎬ 采取了法律、 自律、 平台自建等举措ꎬ
对规范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发挥了一定作用ꎬ 但仍面临着多重困境ꎮ

第一ꎬ 国家法律与媒体自律都还有待完善与提升ꎮ 依法管理社交媒体目

前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ꎮ 虽然埃塞的一些法律涉及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和规制ꎬ
但已有法律、 法规的实用性、 操作性和指向性还不够强ꎬ 甚至很多时候这些

法律被看作是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限制ꎮ 因此ꎬ 埃塞社交媒体的法律还

需要不断完善ꎬ 在参考各国经验的基础上ꎬ 从埃塞实际出发出台专门的互联

网或社交媒体管理法案ꎬ 实现建规立制与依法管理ꎬ 这将是埃塞政府突破社

交媒体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ꎮ 与此同时ꎬ 与法律并重的媒体自律性也应加强ꎮ
当前ꎬ 埃塞新闻界和民众的自律意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ꎬ 互联网行业组

织也较少ꎬ 新闻行业组织也各自为阵ꎬ 虽然政府出台系列措施鼓励提升用

户的自律意识和媒介素养ꎬ 但仍然停留在倡导层面ꎬ 绝大多数社交媒体用

户的信息甄别能力与自控能力还很弱ꎬ 甚至处于 “无意识” 状态ꎬ 而传统

媒体为主的新闻界还在适应这个充满新变革、 新技术的世界ꎬ 新闻从业人

员对于自身角色的转换思考与能力建设也将是埃塞社交媒体治理上的重要

一环ꎮ
第二ꎬ 社交媒体监管方法与尺度还需要优化ꎮ 埃塞政府支持、 鼓励社交

媒体行业的发展ꎬ 希望能够利用其技术优势ꎬ 发挥其在对内社会治理、 对外

沟通交流中的作用ꎮ 但社交媒体的诸多特性又要求政府必须进行监管ꎬ 监管

的方法与尺度就尤为关键ꎮ 埃塞政府社交媒体治理面临的另一困境正来自于

此ꎮ 一方面ꎬ 其监管的方法较为单一ꎬ 主要是通过法律惩处使用者 (包括网

络博主、 社交媒体用户、 网络记者编辑等)、 封锁互联网、 屏蔽社交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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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执行监管ꎬ 容易导致埃塞民意的反弹ꎬ 无法达到有效管理社交媒体的

目的ꎮ 另一方面ꎬ 政府对社交监管的尺度也常受诟病ꎬ 特别是在遭遇突发事

件或者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状态之时ꎬ “一刀切” 的断网举措成了当局平息动

乱和激进民族主义言论的常用工具ꎮ 据统计ꎬ 在 ２０１９ 年ꎬ 埃塞共发生 ２７４ 小

时的互联网中断ꎮ① 这种断网既包括全国性的ꎬ 也包括地区性的ꎮ 在一般情况

下ꎬ 埃塞政府在应对国家安全、 平息抗议、 管控示威活动等问题时ꎬ 都会采

取切断互联网的举措ꎮ 在危机和紧急情况下ꎬ 获得可信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ꎬ
而断网之举只会加剧国内民众和埃塞海外侨民的焦虑情绪及对信息研判的混

乱态势ꎬ 损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ꎬ 还会招致国际社会对埃塞限制言论自由、
危害人权的批评之声ꎮ 对于埃塞政府来说ꎬ 断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抗议示

威等此类危机ꎬ 其更需要的是建立起有效、 可持续、 富有弹性的监管体制ꎬ
而不是遇到危机事件就断网ꎮ

第三ꎬ 政府对平台的合理限制与内容审查还需要更加科学ꎮ 埃塞社交媒

体治理的另一困境来自于内容审核ꎬ 由于埃塞民众使用的都是西方社交媒体ꎬ
因此埃塞政府无法对这些内容进行有效审核ꎬ 而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自我审核

较为缺乏的情况下ꎬ 就会造成把关方缺位的现象ꎮ 以脸书为例ꎬ ２０１９ 年其在

非洲开设了第一家内容审核中心ꎬ 承诺雇佣 １００ 名第三方外包员工来负责整

个非洲市场ꎬ 但事实上这项工作进展如何ꎬ 脸书是否有专门指派人员来应对

埃塞的仇恨言论传播问题不得而知ꎮ 虽然脸书公司表示ꎬ 其已经在埃塞投入

了两年多的安全措施ꎬ 拥有了检测以阿姆哈拉语、 奥罗莫语、 索马里语和提

格雷尼亚语发布的仇恨和煽动性内容的能力ꎬ 但它并未公布雇用了多少人来

审查每种语言的内容ꎮ 研究社交媒体的埃塞学者则认为ꎬ 脸书上的大部分内

容都未经检查ꎬ 甚至存在放任仇恨言论滋长现象ꎮ② 虽然埃塞的民族冲突问题

已经持续多年ꎬ 很难将脸书这一类社交媒体平台看作是这一切问题的罪魁祸

首ꎬ 但它确实为仇恨情绪的传播推波助澜ꎮ 因此ꎬ 对于脸书这一类在埃塞处

于垄断和霸权地位的社交媒体ꎬ 对其权力进行合理限制、 要求其建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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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加强内容审核ꎬ 以及政府尝试建立独立的社交媒体内容审核与监控中心ꎬ
防止族际间的社交媒体武器化ꎬ 都应是埃塞社交媒体治理突破困境需要考量

的内容ꎮ

五　 结语

观察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关系的使用新图景和双重影响ꎬ 我们可以

发现: 各种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于埃塞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形成ꎮ 虽

然社交媒体助长了虚假信息、 仇恨言论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的泛滥ꎬ 但是在

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之下ꎬ 社交媒体的负面功效会得到部分消解ꎮ 因此ꎬ 各方

行动者包括政府、 新闻界、 企业应行动起来ꎬ 不但要从法律、 自律、 监管、
审核等方面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和规制ꎬ 更要从更宏大视野、 更多维层面

来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交媒体的正向作用ꎮ
第一ꎬ 重塑埃塞的国家认同ꎬ 发挥社交媒体在普遍性议程中的作用ꎮ 当前ꎬ

埃塞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乱象正是埃塞现实中民族关系紧张、 民族与国家冲突不

可调和的线上写照ꎬ 因此跳出社交媒体的 “技术决定论”ꎬ 从更广的埃塞社会视

角来关照此问题就成为突破点ꎮ 其中ꎬ 重塑埃塞的国家认同应成为当务之急ꎮ
认同具有可变性ꎬ 是可以根据环境和需要建构和再造的ꎮ 据此ꎬ 埃塞的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也是可变的ꎬ 这为通过对话解决埃塞民族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ꎮ
强化 “我族” “敌族” 认同会造成对立ꎬ 而弱化各族关于 “族内” “族外” 认同

会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要发挥社交媒体在认同调控中的积

极作用ꎬ 塑造出一种更和平、 更团结的新认同ꎬ 使得原本充满敌意的民族走向

和解与联合ꎮ 通过社交媒体设置更具普遍性的议程应是重塑埃塞国家认同的一

个机会ꎬ 如前文提到阿比总理提出 “协同和一” 理念之初ꎬ 就受到了脸书上来

自埃塞不同民族的社交媒体用户支持ꎬ 因为这代表着埃塞通过改革追求政治自

主性的尝试ꎬ 有利于整合埃塞国内碎片化的政治、 经济格局ꎬ 促进埃塞政治、
经济的一体化ꎬ 符合各族的共同愿望ꎮ 因此ꎬ 社交媒体更应设置这一类具有普

遍性的议程ꎬ 进而让理性的动员者与文化精英合理领航ꎬ 使得整个网络空间更

加有序ꎮ
第二ꎬ 从根本上解决埃塞新闻业存在的问题ꎬ 重建媒体与政府的良性关

系ꎮ 埃塞社交媒体的负面功效被放大ꎬ 在很大程度上与长期以来埃塞新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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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紧密相关ꎬ 包括新闻业不发达、 传媒市场经济规模小、 媒体管理

制度不够完善、 新闻行业整体缺乏自律精神、 私营媒体与政府关系紧张、 媒

体极化严重ꎬ 等等ꎮ 埃塞私营媒体从一开始就普遍存在制度的缺失和对职业

道德标准的无视ꎬ 从这些私营报刊的报道中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新闻基本标准

的故事ꎬ 新闻内容的高度社论化和炮轰式的新闻标题成了当时的风气ꎮ① 加

之ꎬ 这些私营媒体缺乏记者协会、 新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规制与自律ꎬ 与

官方媒体各自为阵ꎬ 最后只能靠埃塞政府严格的媒体管理制度来实施监管ꎬ
从而导致埃塞的新闻自由受损ꎬ 也让埃塞民众无法获得客观、 中立、 平和

的信息ꎮ 因此ꎬ 埃塞应考虑从宏观上加强对整个新闻业的规制ꎬ 重塑新闻

业遵守职业规范的良好风气ꎬ 重建民众对官方媒体和私营媒体的信任ꎬ 让

这些媒体发挥引导网络舆论、 正本清源的作用ꎬ 从而逐步改变社交媒体空

间极端民族主义话语、 仇恨言论、 煽动性言论等泛滥的局面ꎬ 这也许才是

治本之策ꎮ
第三ꎬ 利用大数据技术ꎬ 对社交媒体进行常态化 “柔性” 监管ꎬ 尽早地

识别谣言并抑制谣言传播ꎮ 与其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运用法律武器逮捕和监

禁制造网络谣言的使用者ꎬ 或者频繁采用断网之手段ꎬ 不如将监管与治理社

交媒体的关口前移ꎮ 具体而言ꎬ 根据社交媒体谣言的演化机理和传播逻辑ꎬ
埃塞政府相关部门可建立谣言敏感词语数据库ꎬ 利用当下成熟的大数据技术ꎬ
实时监测易造谣易传谣的社交媒体账号ꎬ 追踪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ꎬ 在谣言

制造之初、 负面影响力未形成之前ꎬ 就果断删除相关不实信息ꎬ 最大限度地

阻断谣言传播过程ꎬ 可有效消减其对国家政治治理有效性的影响ꎮ 以新技术

引领治理思维的转变、 创新治理方式ꎬ 将是埃塞政府突破社交媒体治理困境

的一条切实可行之路ꎮ
对埃塞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ꎬ 促进民族整合和应对民族冲突是政府推

进民族治理体系建设形影相随的两个方面ꎬ 而当前这两方面都受到社交媒体

的影响ꎮ 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埃塞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

增强ꎬ 但更成为族际冲突与民族国家矛盾的集中爆发地ꎮ 特别是当前提格雷

冲突仍在持续ꎬ 阿姆哈拉族、 奥罗莫族、 提格雷族三大民族都卷入其中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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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未卷入提格雷之战的阿法尔人也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ꎬ 埃塞整个国

家处于撕裂之中ꎮ 随着现实冲突的扩大演变为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ꎬ 社交媒

体的仇恨言论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ꎬ 甚至有关消灭某个族群的讨论也已经正

常化ꎮ 在脸书上拥有 ３５０ 万粉丝的阿比总理曾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帖ꎬ 呼

吁埃塞人利用 “任何可能的武器􀆺􀆺来击退、 推翻和埋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

线”ꎬ 他还强调 “为了埃塞俄比亚而死ꎬ 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ꎮ” 几天后ꎬ 该

帖子因违反平台煽动暴力的政策而被脸书删帖ꎮ①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

特雷斯也称埃塞和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处于危险之中ꎬ 呼吁不要煽动仇恨言论、
暴力和分裂ꎮ② 当前ꎬ 各方对脸书、 推特等社交媒体在提格雷冲突乃至埃塞民

族政治关系中产生了何种影响ꎬ 线上仇恨言论与虚假言论如何加剧了埃塞族

际紧张局势与线下暴力ꎬ 对上述问题展开独立的调查评估等相关反思开始愈

发增多ꎮ③ 因此ꎬ 加强对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中的使用与影响研究正当其

时ꎬ 埃塞所面临的社交媒体治理困境也能给其他多民族国家予以启示与思考ꎮ
从理论上看ꎬ 社交媒体所代表的新技术对时间进程的压缩和空间结构的整合

创造出一个多时态共存的虚拟空间ꎬ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互关系由以 “我” 为

中心的社会关系网扩展为不同虚拟社区 “我们” 与 “他们” 的交流互动ꎬ 这

一交互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人类学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再思考与再建构ꎮ 在这一

过程中ꎬ 新技术的力量有望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制和舆论引导ꎬ 推动埃塞各民

族聚集在网络虚拟空间通过对话减少相互仇视的言论ꎬ 助力消除现实中的暴

力冲突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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